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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84岁高龄的刘勤晋再次来到了德隆镇。这一

天，记者也跟着去了。

“这几十公里山路弯道挺多的，您不晕车吗？”

“还好吧，晕车主要是人体大脑运动指令和感觉反馈不一

致产生的反应，所以过弯道前减速就行。”他接着又说，“到这

里就像回家一样，心情也不一样。”

刘勤晋在这里的确有“家”的感觉：茶树村嘉木源大树茶

历史文化馆里，陈列着他的研究资料；金山红茶厂负责生产和

技术的两个经理是他的学生；村民见到他也十分热情，仿佛老

朋友一般。

“不光是老朋友，他更是我们村的‘贵人’。”说这话时，58
岁的村民朱文兵一脸认真。

朱文兵是刘勤晋看着长大的。1979年，刘勤晋第一次到

茶树村时，拍了许多照片。当时只有15岁的朱文兵第一次看

见照相机，很是稀奇，于是便在刘勤晋与大树茶合影时“偷了

个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朱文兵先后成为了当地小学的教师，大树茶种植大

户和历史文化馆讲解员。光是去年，他就接待了上百批次前

来参观的人，其中既有领导干部，也有茶叶专家、企业家等。

“茶树的价值，可太大了。”他说，自己种了 20多亩、6000
多株大树茶，每年仅是卖鲜叶就能换回20多万元收入，“这还

不算我办的农家乐。”

“尤其是金山红茶厂办起来后，鲜叶的收购价从每斤十几

元逐渐提高到了近 200元，每年光是收购鲜叶和给村民发工

资，就要200多万元，这可是实打实的收入。”34岁的吴科是金

山红茶厂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千年金山红”传统制作技艺传

承人。

“以前我们这里多偏，多苦啊。”土生土长的他感叹。为了

找个出路，吴科曾想通过读书“鲤鱼跳龙门”，便报考了机械专

业，后来去了上海工作，但如今还是家乡的大树茶把他吸引了

回来。

“这个产业有搞头。”他的话很直白，村里曾规模种过玄

参、烤烟，但现在都没了，“基本上都换成了大树茶，（它的）带

动性最强！”

有返乡创业者，也有外来者。金山红茶厂的技术负责人

谭树立，是刘勤晋在福建武夷学院时的学生，老家在河南洛

阳、今年29岁的他，已到德隆镇6年。“其实毕业时在福建也有

机会，我就是想跟着刘老师学技术，所以成了‘新茶树村人’。”

他说，“刘老师现在带领我们研究紧压茶，进一步丰富公司的

产品，让夏秋茶得到更好利用，从而带动更多老百姓增收。”

正值周末，在大树茶历史文化馆里，游客熙熙攘攘，人声

鼎沸。刘勤晋提高了声调，向吴、谭二人讲述着大树茶的历史

渊源，一如当年他的老师讲述米丘林的故事一般，在两个年轻

人的心里种下为茶奋斗的种子。

他发现了南川大树茶
颜安

40多年来，在茶学家刘勤晋的带动下，一片“大树叶”长成了年产值1.5亿元的“大产业”——

60多年前，在四川成都一所中学的课堂上，生物老师正

在向学生介绍苏联园艺学家、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的故事。

米丘林把苹果枝条嫁接到野梨砧木上，培育出了新品种“梨苹

果”。台下，一位名叫刘勤晋的青年听得津津有味，一颗学农

的“种子”就此种下。

60多年来，他先后成为了西南农学院教师、西南农业大

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福建天福茶学院首任院长、福建武夷学院

特聘教授、重庆市首届茶学学科带头人、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

名誉院长……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勤晋，已经“卸”下了许多职务，但他

还是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名誉院长，一直关心着南川大树茶

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南川大树茶的发现者之一，从 1979年
起，他就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期，以大树茶为代表的南川

茶旅融合发展入选第三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例，这让

刘勤晋感到欣慰，“这说明南川大树茶已经成为了受人关注、

带动性强的富民产业。”

1958年，19岁的刘勤晋，成为了西南农学院茶学专业的

一名学生。

那时候，学生们第一学期不学习文化课，而是到农场参加劳

动。西南农学院的农场内没有茶园，于是第二天，老师就带着他

们到重庆璧山新胜茶厂搬运茶苗，在学校开辟一个新的茶园。

一直在平原城市生活的刘勤晋来到山城重庆，虽然还不

习惯出门爬坡、走山路，但对身边的新环境、新事物都很好奇，

“我们种下的茶苗，第一年就长到了一公尺，第二年就能采茶

了。我觉得很有趣。”

就这样，在老师传授茶叶的基础知识后，带着一种“新鲜

感”和一颗“好奇心”，他常常就着馒头和凉水，在图书馆学习

茶叶知识，在学校的茶园了解栽培技术，在城市茶馆辨识不同

的茶叶。

大四那年，工作问题摆在了刘勤晋面前。“我们当时有几

个去处，可以去茶厂、去农业局，也可以进外贸系统，或是留

校。”刘勤晋思忖，前面几个选择都不能继续做学问，所以他选

择了留校，成为了一名助教。

命运的齿轮由此开始转动。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成立

茶学教材编写组，刘勤晋被分到了制茶组，跟着著名茶学专家

陈椽教授跑了全国不少茶区。“这次难得的机会，让我深入茶

区，真正接触到了六大茶类。在这以前，我都是在书上学习茶

知识。”他告诉记者。

走出学校，许多一线制茶的场面让刘勤晋深受触动。在上

海茶叶公司，他看到拼配茶叶出口；在杭州，看到了龙井茶的制

作工艺；在安徽黄山一个黄山毛峰的茶厂里，因为温度高，锅口

很小的砂锅上面全是水蒸气，一般的人都睁不开眼睛，但制茶

师傅却能“赤手空拳”在锅里翻炒，“当时就觉得做茶很不容

易。”而在福建武夷山，刘勤晋看到了当地茶农对茶叶的珍视，

“他们仔细采摘、认真加工，把茶看得和金子一样宝贵。”

这趟“寻茶之旅”，让刘勤晋对制茶的理解更加深刻，再回

学校教书时，他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了很多生动的例子，

能够滔滔不绝讲上半天”。

1979年 3月的一天，已经成为西南农学院茶学专业讲师

的刘勤晋，带着学生来到南川区大观镇的茶厂实习。南川区

茶叶站站长李绪延找了过来，“刘老师，金佛山南坡发现了一

大片大叶茶，但我们还没法确定品种……”他的一番话引起了

刘勤晋的极大兴趣。

“树有多高？”

“一两丈。”

“大概多少棵？”

“之前遭砍了一些，现在还有一两千窝。”

问到这里，刘勤晋坐不住了，兴冲冲地带着学生前往德隆

镇茶树村（当时叫德隆乡华林村）。

山路难行。他们一路颠簸了3个小时才抵达德隆乡。当

地村民看他们舟车劳顿，端来了用大树茶树叶熬成的“干劲

汤”，刘勤晋边喝边想：云南的“六大茶山”因古老的大树茶而

声名远播，两千年前，茶圣陆羽就提到，巴山之中有品质优良

的大树茶，“莫非它们就是陆羽在《茶经》中提到的‘嘉木’？”

在村里，刘勤晋发现，上山采茶的农民们出发前都会准备

一把刀挂在腰上。一开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配刀”，等到了

山上，农民碰到高处的茶叶，用刀砍了枝条，再把茶叶采下来，

他才恍然大悟，“这印证了陆羽在《茶经》中所写的‘其巴山峡

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闯入茶世界的学子

南川大树茶的推介者

刘勤晋对大树茶的第一次考察，偏重于形态学：这些乔木

是不是茶树，是茶科中的哪一类，适合做什么茶，通过这次考

察都有了答案。

“我们把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了化验和分析，证明了茶树

村的大茶树完全没有变种，依然保留着完整的古老基因，是罕

见的古茶树聚集地。”刘勤晋说，他还进一步发现，南川大树茶

的果胶含量高，叶片较软，不太适合制作绿茶和乌龙茶，更适

合作为红茶。

这次考察成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推动1982年四川省

茶叶学会在南川主持召开大树茶鉴定会。

世纪之交时，重庆市科委组织了一个茶叶民俗文化的研

究课题，刘勤晋是课题的负责人之一。这次考察历时3个月，

考察范围是古代巴国中的长江沿线部分，西起僰道（今四川宜

宾）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约600平方公里。

“我们通过考察摸清楚了大树茶的分布情况。”刘勤晋回

忆，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有大树茶，但只是零星种植，较为集中

的还是在南川，其中德隆镇最多，头渡、合溪两镇次之。

2017年，南川大树茶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得到了市区两

级政府的重视。为此，市里专门成立了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

并向当时已在福建武夷学院任特聘教授的刘勤晋发出邀请。

这一年，刘勤晋以78岁高龄出任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首任院

长，并很快带领团队再次对大树茶进行系统考察。

如果说第一次考察是为了弄明白大树茶是什么，第二次

是为了摸清楚它的分布，那么第三次考察就是为了发展产业。

从登记、挂牌、编号到种质资源调查评价，从再生体系建

立到选种育种，再到应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先进手段

开展南川大树茶的倍性育种和分子辅助育种……这些基础研

究，为南川大树茶的开发与利用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一片

“大树叶”逐步成长为年产值1.5亿元的“大产业”，大树茶变成

了“摇钱树”。

茶树村的“贵人”

南川区德隆镇金山红茶厂，制茶工人正在晒青。 龙帆 摄 刘勤晋在查看新培育的大树茶生长情况。 记者 甘昊旻 摄 刘勤晋在对新出产的金佛山大树茶进行审评。 记者 甘昊旻 摄

刘勤晋在查看大树茶的长势。 记者 甘昊旻 摄


